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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前往北平。半年后，
一个新国家就要在360公里外的这个地方建立。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
临上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周恩来充

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个好成绩。” 30年过去了，60年
过去了，这场考试仍在继续。 
今天，当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当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结束，

人们不约而同地审视我们走过的这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也思索我们前行的方向。

本刊推出“60年，中国与世界”专集，从“60年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以及“60
年，中国的新格局”二个角度对过去的这段历史进行梳理和评价，期以擦亮我们

探寻未来的目光。 
从中共建政之初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到今天与国际社会的开放合作，60年，

四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的认知经历了重大变迁。中国社

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所长说，俄罗斯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主要是

告诉人类哪条道路走不通。苏联的实践失败了。而中国走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六十年的历程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方式有其多元性，

并不是只有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那一条道路。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两

个可协调的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会更多的比较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从

而改变欧美中心主义思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所长指出，这种

思想的改变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社会主义的权力集中模式为中国

的发展提供了超越历史的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所长说，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凭借按部就班的自然的发展是不可能追赶世界的，她会

永远落在世界的后头，所以中国这种落后国家必然要实行一种战略式的发展，实

际上就是需要有一种把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为后发

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选择的发展模式。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也积弊日深。通过系统性剥夺农民与农

业，为城市化与工业积累资本的战略，使得中国城乡与工农差距越拉越大；通过

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支付“制度租金”与“改革开放成本”，使得中国地区差

距越拉越大；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从1990年占GDP19.6%下降到2007年不到11%。

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已威胁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中国自1979年实
行的改革开放现在已进入深水区，它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和勇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正面临

着“国进民退”和新“左派”干扰的风险。吴先生说，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

意识形态，而现在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享受

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改革会损害它们的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

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进度明显放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樊纲秘书长给体制改革开出的药方是：减

少公权力加快市场化。他说，政府部门过大行政支出高昂造成社会成本上升过快



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扣除。大型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金融体制落后也是雍滞

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民

营化，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减少政府部门的各种权利，使得市场机制发挥更大

的作用，我们的公权力减少了，腐败才能减少，中国经济才会有更大的增长。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刊主编李稻葵教授指出，

过去3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通过一套在保持社会政
治、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稳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的制度，进行大规模社会制度变

迁。这种渐进式改革最主要的特点并不是反映在它的速度是缓慢的，而是反映在

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渐进

的方式温和地释化掉改革的阻力。这种渐进性制度改良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保

证。 
在执政60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

为主题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全会要求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先生建议，把党代表和基层领导的候选人提名权归还给基层党员，把党的各级

领导机构候选人的提名权归还给同级党代表，是民主集中制程序化的关键一环，

也是党的组织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将彻底动摇唯上不唯下不唯实的官本位制的基

础，带来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变。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

也忽焉。”1945年7月，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就
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向毛泽东发问，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
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

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已历一甲子的今天，世人对其执政文明给予更
多期许。这份期许包含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担当。 


